
斗争陈再道记实

初审陈再道——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记实

八月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驻京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

级革命派部分代麦，斗争了武汉“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陪斗

的有反革命分子钟汉华(前武汉军区政委)、牛怀龙(前 820l 部队师长)、蔡炳臣(前 8201 部队师政

委)、巴方廷(前武汉市人武部长)。代表们怀着无限热爱党中央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和誓死捍卫

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怀着对阶级敌人强烈愤恨的满腔怒火，以毛泽

东思想为武器，向陈再道等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昏头昏

脑，又抹鼻涕又擦汗水，不知所措。初战告捷，大快人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

了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了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强大战斗力。

大会开始，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们高唱《造反有理》战歌，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会场充满了

高昂的战斗激情，同志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投入了紧张而又激烈的战斗。

“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会议负责同志的声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刘邓

陶!”“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等口号声，如雷震耳，经久不息。陈再道这老家伙见来势凶猛，只

好乖乖地低头弯腰九十度，吓得两腿不停地打哆嗦。

三军革命造反派首先宣布：陈再道，你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武汉地区“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

件，犯下了滔天大罪，今天我们要跟你清算，你必须老实交待!接着问陈再道：“‘七．二零’是个

什么事件?”

陈再道答：“我犯了罪。‘七．二零’事件是个反革命事件。”

问：“你根据什么说是个反革命事件?”



陈再道答：“反对毛主席派去的代表，那还不是反革命事件啊。但是，到底谁煽动的，我也

不知道。”

这个老坏蛋妄想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真是白日做梦，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大喝一声：“你这个

混蛋!你老实交待你在这次事件中担当了什么角色!”陈再道听了，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连忙

说：“我要承担责任，我，我……”。

问：“你说，你有什么罪?!”

答：“我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一直顽固坚持，造成了恶果。”

代表们见陈再道不肯老实交待，便一句一句地追问：“你是怎么策划‘七．二零’事件的?!”

陈再道狡辩说：“我没有策划。”

问：“那你承认有罪，罪又在什么地方?!”

答：“群众受了我们的欺骗，受了我们的蒙蔽。我们说我们浚犯方向路线错误，这些都是错

误的。”

问：“你一手策划了‘七．二零’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

陈再道说：“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这个坏蛋表面装得挺老实，实质是跟我们软磨硬抗，他的这一回答是对我们的猖狂反扑，革

命造反派岂能放过!全场顿时轰动起来，“陈再道必须老实交待!”“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象千万

发重磅炮弹向陈再道轰去。这只被打落下水但还没有死的老狗又使出了奸计，哭哭啼啼连连求饶。

这是陈再道贯彻始终的手法：在革命造反派的怒斥之下他就装着象个“受害”的样子，哭哭啼啼而

且哭得很“伤心”，可是，哭声再大，却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革命造反派问他：“你老实不老实?!”

陈再道说：“我怎么能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这只老狗说得好听，但就是死不交待。问他怎么策划“七．二零”事件，他还是推说没有，并

且说：“这个反革命事件里面有没有坏人在策动，我也说有人在策动。‘百万雄师’、独立师到底怎

么一下子起来，我也弄不清楚，我也挨了他们打。”

说这个反革命分子陈再这是只狡猾的老狐狸，真是千真万确。陈再道是怎么样挨了打呢?真

是妙不可言。有位代表问陈再道：“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打你了?”答：“我也不晓得。他要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问：“你挨打时说了什么话?!”

答：“我说，你们这个要不得，你们犯法了。”

陈再道在撒谎!一位代表当即揭发，陈再道挨打时喊：“我是陈再道，不是王力。”这时“百万

雄师”才把他放了。原来“百万雄师”一些人所以打陈再道，是因为搞误会了。当“百万雄师”一听

说打的是陈再道，先是一惊，再就是赔礼道歉。陈再道同“百万雄师”的关系，奥妙就在这里!可

是，陈再道却如此欺骗三军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个个怒不可遏，纷纷走上前去，把陈再道围了起

来，高呼口号，严厉质问这个混蛋!陈再道听到大家喊“打倒‘百万雄师’的后台陈再道!”的口号后，

马上迎声说：“我是坏蛋头子。”可见，抓个大帽子往头上一扣，遮盖其罪恶，拒不交待和承认事

实，这就是陈再道的一个奸计。

这时，革命造反派代表又把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押上来审问，命其交待自己罪

行。从代表们同陈再道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初步交锋来看，这些家伙虽然表面上点头哈腰，像

条死狗，但骨子里还是十分恶毒的。于是，代表们又以陈再道为重点，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更深

入地向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

代表们接着要陈再道交待：为什么对中央派到武汉的代表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

你们到街上看一看。



问：“你对中央代表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你们到街上看一看。这句话你讲了没

有?”;

答：“讲了，讲了。”

问：“你要中央代表看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目的。”

问了好几遍，陈再道就是不交待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后来他又说：“当时这个思想就是说，

他们（指中央代表）光是看了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的地方没看，所以说你们到街上看看。”

问：“你让中央代表去了解谁的情况?”

答：“对其它组织……到‘红武兵’、‘百万雄师’去了解一下。”

问：“你认为中央不了解‘百万雄师’的什么情况?”

答：“我没想那些，我是让他们了解全面情况。”

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全面情况。我这就是对抗中央文革。”

一位代表责问：“你认为中央的指示是不全面的?!”陈再道顾得上脑袋，顾不得屁股，马上说：

“是对中央了解武汉的情况不满，不是对中央的决定不满。”

问：“你让中央派去的代表到街上看什么?街上都搞了些汁幺?”

陈再道象脚跺了刀子似的马上大喊大叫：“我可不知道街上上发生了什么问题呀!”

陈再道如此害怕，足以看出他心中有鬼，敌人越害怕，革命造反派就越追!一位代表揭了陈

再道的底，击中了他的要害。陈再道让中央首长到街上看什么呢?当时街上出现了“百万雄师”挑

起的武斗，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标语，“百万雄师”拿着大刀大矛全副武装乘坐卡

车在武汉市向中央示威游行，八二零一部队带着袖章跟‘百万雄师’一起有形。陈再道再这个时候

让中央首长到街上看看，其恶毒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一位代表说：“中央代表到武汉的第二天，他们就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陈再道却胡说

没有这回事”。

问：“你怎么知道没有?”

陈再道见无法抵赖，改口说：“有，有。”

问：“你为什么说没有?”

答：“我是说，十六日没有大规模武斗，就是工总和电车站的打了一下。”

明明当时有武斗，陈再道硬闭着眼瞎说没有；明明是“百万雄师”挑起武斗，陈再道却说是工

总挑起的。可见，陈再道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的顽固，陈再道如此颠倒黑白，何其毒也!

鉴于陈再道态度恶劣，继续负隅顽抗，革命造反派代表向陈再道宣判：你让中央代表到武汉

市街上看看，其目的是，第一，如你所承认的，是对中央的指示不满，认为中央偏听偏信，让中

央改变看法；第二，你让中央代表到街上看反动标语、看“百万雄师”向中央的游行示威，借此向

中央施加压力。事实俱在，陈再道不敢反抗。

接着，三军革命造反派向陈再道审问了第二个问题。

问：总理到武汉以后，你鼓动下面的干部，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给周总理提意见。有没有?

答：“没有，没有。”

问：“揭发出来怎么办?”

答：“揭发出来我认罪。”

陈再道真不愧是个反革命老手!

问：“你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干了些什么?”

答：“这个会议是在总理来以前开的。那让候，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下面思想混乱，有

的说‘百万雄师’好，有的说‘三新’、‘工总’好。我们开个会，叫师的单位每个单位来两个人。我说，



把你们党委的意见拿出来，不要受军区框框的限制；有什么意见，就讲什么意见，愿意怎么说就

怎么说，然后，写个东西。把各个单位的意见综合起来，将来跟北京谈判做一个基础。”

问：“中央在六、七月份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指示?”

答：“制止武斗。对‘百万雄师’有指示，要‘百万雄师’撤兵。”

问：“什么时间的指示?”

答：“六月十日左右。”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是支持还是批评?”

答：“当然是批评。”

问：“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百万雄师’?”

答：“‘百万雄师’我没有支持。”

陈再道顽固抵赖，立即激起了同志们的愤慨，大家再追问以后，他又说：“没有明支持。我

的所作所为都是帮助了‘百万雄师’的。”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你已经知道了，你还发动师以上的干部提自己的看法，然后好

到北京与中央谈判，这是什么意思?!”

陈再道无言以对，低着头装死狗。

问：“你在总理召集师以上干部会上，怎样挑动下面的干部给总理提意见?”

答：“我没有哇。”

问：“胡说，空军××军政委王×同志揭发你了!你煽动下面的干部在会上提意见，企图压中央

改变态度。有没有?”

答：“我没有跟他讲，我怎么敢讲这个话呀，我的天!我想也不敢想呀!”

这个老狗装得倒挺象。代表们当即指出：人证物证俱在、你休想赖掉!当时，由于一些同志

对你的煽动进行了抵制，你的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你拒不认账，罪加一等!对陈再道的这种



恶劣态度，三军革命造反派又一次群起而攻之。你这个坏蛋不老实交待罪行，绝没有好下场!陈

再道无话可讲，狼狈不堪。

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给陈再道挂上一笔帐之后，又审问他第三个问题。

问：“谢副总理对你们讲：武汉地区的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是怎么样回答谢副

总理的?”

答：“当时我说：我们过去也是支持他们的。”

问：“你们支持谁?”

答：“三新、二司。我们过去也是支持三新、二司，到现在，支持的方针还不变。那是我们

党委的方针。”陈再道又在撒谎了!

问：如果你是支持三新、二司，那你为什么说你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呢?”

答：“我们支持三新、二司是以前，以后他们向我们进行斗争。我们现在才认识到错了。”

问：“你怎么样支持了三新、二司?”

答：“现在看来，我们实际上打击了革命造反派。”

“我们以前也算是支持。现在打击是事实，以前支持也是事实。”

问：“你说：工总干的坏事，二司也干了，工总没干的坏事，二司也干了。有没有这回事?!”

答：“我讲了。”

经过这样一问一答，陈再道终于被铁一股的事实堵进了死胡同，推到了墙角里。陈再道只得

承认他支持了“百万雄师”。一位代表问陈再道：“你支持了‘百万雄师’，你是不是还想翻案?”“陈

再道说：不翻案。”

代表们又回过头来追问陈再道是怎样对抗谢副总理指示的。陈再道一口咬定说没有对抗。一

位代表揭发说：“谢副总理指示武汉地区的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以后，你说武汉只有一

派，没有两派，你说了没有?”



陈再道答：“我什么时候讲就是一派呢?好几派嘛。”

陈再道靠撒谎是过不了日子的，代表们警告陈再道：你这个解放军的败类，现在武汉地区的

军民起来造你的反了，你别抱幻想了，你还要欺骗，那是妄想!陈再道听说武汉地区的军民要造

他的反了，连说：“好!好!”

问：“他们为什么造你的反哪?”

答：“我执行了反动路线。”

问：“你不是支持了三新、二司吗?”

答：“那只是口头说说。”

问：“谁喊陈再道政权万岁?”

答：“我不知道。”

问：“是不是‘百万雄师’喊的?”

答：“他们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问：“他们就在你跟前喊的，你怎么不知道?!”

答：“我听也不敢听。”

问：“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浚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说，‘百万雄师’

为什么那么爱你?”答：“我也不要他们爱。”问：“上面问到的你的这些作法，都是你对抗毛主席

和党中央的，是不是?!”

答：“是。”

审问陈再道的第四个问题是独立师绑架、围攻、殴打王力同志的经过。

陈再道在绑架王力同志的问题上，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责，拒不交待事件发生的经过。同时，

三军革命造反派还专门审问了原独立师师长牛怀龙。



一位代表揭发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周总理打电话要陈再道把王力同志找回来。陈再道

却说，不要怕群众嘛。这时，他还带着老婆跑到东湖睡大觉。对这些事实，陈再道都不敢承认，

顽固地抵赖。同志们气愤极了：“你这个老家伙，简直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陈再道对抗

说：“进棺材吧。”

当问到周总理的指示是谁传达给部队时，陈再道答：“是蔡炳臣。”

问：“谁批准他传达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是吃干饭的?”

答：“就是吃干饭的。”

陈再道这条老狗，在关键问题上，他咬着牙死不承认。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大捞稻草，

他以为很快承认自己是吃干饭的，“仅是个官僚主义，定不了死罪。”企图找到个台阶溜掉。但是，

狡猾的狐狸，你休想溜掉，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搞什么伪装，革命造反派都要把你的画皮剥开，

把你斗倒斗垮斗臭。

紧接着，三军革命造反派又审问了陈再道第五个问题。

问：“七月十日上午，你们开了一个会，你在会上讲了些什么?”

答：“讲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问：“什么大好!你们杀的人还少吗?!”

答：“报纸上都那么讲：大好，大好。”

问：“还讲什么了?”

答：“三新、二司是革命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团结、要斗争，要他们转变，以后还要依靠。”

问：“你说：‘三新、二司天天打我们的战士，算什么鸡巴革命。’说了没有?”

答：“没有。”



这时，革命造反派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问：“陈再道对三新、二司怎么讲的?”

蔡炳臣答：“七月十日上午，他们(指陈再道等)召开了一个会，是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

的，我是听牛怀龙传达的。陈再道首先讲：三新、二司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也没有说不支持

他们。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

蔡炳臣的回答证实了陈再道刚才又是在说谎。革命造反派岂能容忍，纷纷上前厉声斥问陈再

道：“他说的对不对?”

陈再道答：“他讲的这些都是我讲的。”

陈再道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竟敢欺骗三军革命造反派，真是胆大包天，把他枪毙也难

解心头之恨!同志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陈再道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枪毙陈

再道!”

革命造反派继续问陈再道，“你对‘百万雄师’还有些什么评价?”陈再道东拉西扯，根本不交待。

问：“你在会上对大家说过，你们说‘百万雄师’不好，但是群众都向着他们，干部亮相在他们

那里，‘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说了没有?”

答：“说了，说了。”

问：“你亮相亮到那一边了?”

陈再道一会儿说他是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会说亮在刘邓反动路线一边，一会儿又说

亮在中间，最后又不得不承认是亮在‘百万雄师’一边。鸡蛋毕竟碰不过石头．陈再道今天瞎了狗

眼，妄想在三军革命造反派面前耍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结果落了个十分可

耻的下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再道能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为了自己脖子套上绞索，

最后必将自己把自己绞死。

代表们接着问陈再道：“你还说支持‘百万雄师’不算错。说了没有?“



答：“讲了，他们做得对，我们支持一下也没有什么。”

问：“你还说‘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的精神’。说了没有?”

答：“说了。”

问：“你还说‘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是全国少有的，不能再好了。”

陈再道先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一听说要带蔡炳臣来交待，他又连声说：“说过，

说过。”

陈再道的这些表演，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

就不倒。”

最后，三军革命造反派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这五个反革命分子一起

带到台前排成一行，进行了集体宣判，这几个坏蛋站在那里丧魂落魄，真是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

屎堆!

三军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一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令这五个坏蛋逐个回答。

1、七月二十日，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这是个什么

性质的事件?

陈再道答：“是个反革命事件。”

钟汉华答：“是个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

蔡炳臣答：“这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

同志。”

牛怀龙答：“是个反革命军事政变事件。”

巴方廷答：“是个反革命暴乱事件。”

2、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再道答：“我是个操纵者，我是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



钟汉华答“我是罪魁祸首。”

蔡炳臣答“我是凶手。”

牛怀龙答“我扮演了帮凶和凶手的角色。”

巴方廷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3、七月二十日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

大暴露。你们一小撮是反革命的黑窝子。是不是这样?

陈再道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他们一小撮是一个黑窝子，并分别报了一下其它一些反革命分

子名单。

这次战斗历时近十个小时。战斗中间，同志们在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教导的鼓舞下，斗志旺盛，越斗越猛，越战越强，夺得了初战的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次斗争仅仅只是开始。我们决心继续抓住这些坏蛋，穷追猛打下去。毛主席教导我们：“凡

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陈再道等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自动放下屠刀，我们

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坚决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万

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我们相信，不管陈再道等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怎样狡猾、阴

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三军革命造反派一定能把他们彻底打垮，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

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次斗争会在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结束!

二审陈再道——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二次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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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大批毒草联络站

中央召开会议批判陈再道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周总理、中央文革、

谢副总理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周总理、康生同志、谢副总理及其它同志以铁一股的事

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焘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陈再道不满中央蓄谋已久。“八大”时没有选上中央委员他很不满意。其子叛国事件后中央要

他检查也怀恨在心。过去凡是与他合作的政委他都不满意。只有这个钟汉华，甘当他的走狗，两

人十分合拍。他到处搜罗坏人，这次叛乱起重要作用的独立师师长就是广州军区不要了的坏干部。

真是物以类聚。

这次事变中，当总理第二次去武汉时，陈、钟埋伏了二十八辆卡车，企图在机场挟持总理以

要挟中央，还是其秘书偷偷转告空军再电告飞机转移降落机场才得以防止。陈贼真是狗胆包天!

我光荣的解放军干部、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绑架王力同志期间负责看守的保卫科长和警卫

营长的转变立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陈再道调动独立师(8201 部队)包围抢救王力同志的二十九师(8199 部队)时，二十九师坚决

保卫党中央，保卫王力同志也说明了这一点。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当中央勒令陈贼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安全吋，他竟

敢猖狂地说：“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

真是花岗石脑袋，死不回头。



陈再道目无中央，胆敢纵容独立师长公开抗拒谢副总理指示。过去长征时，他任师长，谢富

治同志在他手下任政委，因此，现在就耍军阀作风，摆老资格，纯粹是国民党作风，哪有一个共

产党人的气味。

这次事件中，陈再道和王任重息息相通，贼心一致。在陈贼阴谋镇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时，

王贼就趁湖大成立革临委会之机，给新湖大写了一封所谓的“贺信”。陈贼就立刻配合，说什么新

湖大和三反分子王任重暗中勾结，从此作为镇压左派的口实。

在镇压左派时，为了达到他控制利用部队的目的，通过其爪牙大量散布对中央文革的不满，

挑拨群众、军队与中央的关系的反动言论。如陈大麻子说：“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几个秀才。”还攻

击江青同志，说什么只听学生的，不听军队的。说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性的革命派夺权是反革命、

资产阶级夺权；对中央四月六日十条命令不公布不宣传；对中央六．六通令加以歪曲，甚至公然

叫要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煽动武斗的人(指武汉造反派)。陈再道反党活动达到极点时，煽动

不明真相的战士和群众在一小撮坏人的带领下，喊“陈再道(政权)万岁!”的反动口号，真是一个十

恶不赦的混蛋!

会议中间，陈再道态度十分不老实，企图利用主席复电第二点来捞取一根稻草，当即遭到康

生同志的斥责。康老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什么同志，里面还有那么一句：“并要为广大革

命群众谅解之后”。

在会议休息的近一小时中，闻讯而来守候的革命小将一拥而上，狠狠地斗争了这个双手沾满

了武汉三镇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把他的反革命气焰打得落花流水，真是大快人心!

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

粟裕 7 月 27 日上午传达

陈再道抓了五百多人，并极力散布对中央，对一月革命和对毛主席的不满，不传达军委八条。

“百万雄师”九个头头有四个是 8201 部队的，牛师长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有王任重的姘头夏菊花，



还有王玉珍(演《洪湖赤卫队》的女主角)。“六．六”通令下达后，陈再道提出“用武斗制止武斗”

的反动口号，使老保一再挑起武斗。周总理十四日到武汉处理问题，对造反派很满意。谢富治、

王力是十五日从昆明到武汉的，总理委托二人留下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总理便回北京了。七月二

十日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密电军区，派飞机去武汉，不准外传。但当总理飞机离机场 200 公里时，

陈却带领二十五辆卡车去机场，阴谋扣押周总理，空军发觉后打电报给总理，因此一架空飞机在

机场降落，总理乘坐的飞机在另一机场降落，使陈阴谋未得逞。他恬不知耻地遮掩说，是来欢迎

总理的。后来他的秘书揭发说陈在接到周总理电报时说：总理有什么了不起，来了还不是跟王力

一样!

揭发时何运洪吞吞吐吐，总理很生气。总理表扬了保卫科长，独立师一个营长和两个连的战

士，还表扬了空军。

大家问陈再道为什么反党中央，他说：“我是大老粗”。实际上 58 年八届二中全会没选上中

央委员，就一直怀恨在心，反对党中央。

八月七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备总部、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陆空军、第二炮兵、防化学

兵、通讯兵、工程兵、装甲兵直属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高等军事院校“红联”

兵团、政治学院“无产者革命造反兵团”共 1200 余人，第二次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同时，

对反革命分子钟汉华(前武汉军区政委)、牛怀龙(前 8201 部队师长)、蔡炳臣(前 8201 部队政委)、

巴方廷(前武汉市人武部部长)的部分罪行也进行了审问和斗争。国防工办无产阶级革命派应邀参

加了斗争大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前一次斗争陈再道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发扬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和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奋起毛泽东尽想千钧棒，

向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发动了一次围歼战，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是以无产

阶级革命派节节胜利，越战越强，阶级敌人步步败退，惨遭失败的结果而告终。这次战斗的胜利，



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它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人是最大的战斗力，是不可战胜的。

大会开始，到会的全体同志首先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敬礼，然后高唱《东方红》和《造

反有理》，学习最高指示。

大会执行勤务员宣布：“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全场顿时轰动起来，愤怒的口号声震

荡着整个大厅，全体代表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满腔怒火一起迸发出来。“打倒反革命分子陈

再道!”“打倒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一一陈再道!”“打倒第二个张国焘一一陈再道!”“打倒刘、邓的帮

凶和打手陈再道!”“打倒‘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陈再道!”“打倒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打

倒中国人民的叛徒陈再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

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声此起彼落。陈再道在八月四日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

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象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战斗一开始，三军造反派就宣判陈再道在“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的罪行，并令其老实

交待。陈再道一开口就给自己戴上了几顶大帽子，用以掩盖其具体事实。他供认：“我犯了大罪，

我反了党中央，反了毛主席，反了林副主席，反了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代表说：“陈再道，你这个老反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下了人民的

血债，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无法抵偿，但是毛主席还是给你出路。你说，毛主席对你有什么指示?”

陈再道答：“我犯了罪，要彻底改过。”

问：“毛主席要你不坚持错误。有没有?”

答：“有。”

问：“要你认真改正。有没有?”

答：“有。”

问：“要你取得群众的谅解。有没有?”



答：“有。”

问：“这几天你交待了些什么?”

答：“我交待啊，我执行了反动路线……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反毛主席。”'

陈再道把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仅仅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这是陈再道为自己开脱罪责向造反派反扑的第一张牌。三军造反派一眼看穿了他的阴谋，用

雄辩的事实把这张牌撕的粉碎。陈再道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刘、邓的帮凶和打手，他在历

史上就是一个大流氓，老反革命!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陈再道出力卖命；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

陈又跳出来，为彭德怀吹喇叭、抬轿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陈大抱不平，狂妄地叫嚣：“彭德

怀是个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真是反动透顶，三军造反派的代表揭发了陈再道的这些罪行后，

全场同志怒不可遏，纷纷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老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誓死保卫毛主席!”“誓

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三军革命造反派揭了许多事实证明：陈再道一贯是那里最

臭他往那里跳，那里最脏他往那里靠，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一九六三年王任重在省委常委会上有个讲话说：“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陈再道把这株

特大毒草视若珍宝，奉若神明，在今年还下令要武汉军区指战员学习这个讲话。更力口可恶的是：

一九六六年九月陈再道和三反分子张体学在武汉接见红卫兵时，竟然胆大妄为，学着毛主席在天

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办法，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乘着敞篷车，招着手，检阅武汉市的红卫兵。

这个老混蛋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狂妄到了极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明日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

江青同志。三军造反派就这一反革命罪行狠狠地斗争了陈再道，并审问了钟汉华。

三军革命造反派问陈再道：“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在人大会堂有个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答：“有哇。”

问：“怎么讲的?”



答：“说成都和武汉问题严重，应该冲一下。”

问：“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答：“我们开会，当时就知道。”

问：“谁在北京?”

答：“各大军区都有人来。武汉军区有我和钟汉华。”

问：“你对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什么感触?”

答：“没有什么感触。”

问：“你们同意吗?”

答：“当时我们对这讲话有点感觉，我们感觉还没有成都那么严重。”

问：“你跟谁论的?”

答：“我们两个都有这样感觉。”

问：“你跟钟汉华在一起，还说了些什久东西?”

答：“没有说什么。”

这时，陈再道非常紧张，满身汗水直淌，衣服很快就湿透了，但是，他还是矢口抵赖，死不

交待。他作贼心虚地叫喊：“那个问题我没说。”大家问他哪个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就是说

扩大中央文革，每个省都派人来这句话我没说，如果说了就杀我的头。”三军造反派把他押到一

边，开始审问钟汉华。

问：“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讲话以后，你们两个怎么说的?”

答：“我们两个说，我们的情况不同，没有带枪啊。另外讲，我们不好办，要冲了，日子不

好过。”

问：“去年四月，关于中央文革问题，陈再道怎么说的?”



答：“陈再道说北京好办，有人救火，下面不好办，我们耍想办法扩大中央文革，最好各省

都要有人来。”

三军造反派又问陈再道：“这些话，你说了没有?”

陈再道答：“我说了，我说了，我这是反中央文革。”

三军造反派乘胜追击，厉声斥问陈再道：“刚才你为什么抵赖，还以杀头来威胁，你要顽抗

到底吗?你还说了什么?”

答：“还说，武汉问题听造反派多一些，听我们意见少一些。感觉中央文革对下面的情况了

解不是那么多。”

审问之后，造反派代表进一步揭发说，江青同志四月十六日的讲话发到全国都是一样的，唯

独武汉军区私自涂改了这个文件，把成都、武汉问题严重那句话里武汉两字徐掉。另外，陈再道

还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积极，我要放炮了。我想，最好扩大中央文革，现在中央文革光

听学生的，不听我们的，这样不行!”他甚至还想方设法诬蔑攻击陈伯达同志，诬蔑陈伯达同志讲

话不辩证、不全面。陈再道真是个十恶不赦的老反革命!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胆敢反对毛主席，谁

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三军无产

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对于

陈再道这样一条反革命老狗，我们就是要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

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陈再道跟着张国焘、刘少奇、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也同样彻底失败了，真正成了一堆不齿

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陈再道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他垂死之前，竟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

动猖狂进攻，在武汉三镇大搞白色恐怖，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更不可饶恕的是，陈再道一



手策划了“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三军造反派责令其交待这个问题。问了半天陈再道就是不

交待具体罪行。这是陈再道向造反派反扑亮出的第二张牌：口头上认罪，实际上拒不交待。老混

蛋，这张牌救不了你的命，罪证俱在，你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问：“六月廿六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武汉文化大革命作了些什么指示?”

答：“说‘百万雄师’武斗不正常，要很快制止。”

问：“你们是怎样执行的?”

答：“我们坚决执行了。”

问：“那么为什么武汉地区的武斗继续发生，而且越来越大?”

答：“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

问：“中央文革代表去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怎么解释?‘七．二零’事件怎么解释?”

答：“我们有文化革命办公室，还有个支左指挥部，由他们管。”

陈再道在三军造反派的强大攻势面前，步步退却，退到死胡同以后，就抛出了第三张牌。他

妄想把他所干的一切反革命罪恶勾当，全都推说是下面干的。陈再道说的倒轻巧，你骗得了谁?

全场同志纷纷质问他：“你这个司令员是干什么的?”陈再道说：“我罪责难逃。”

接着，三军造反派问陈再道：“你在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说了些什么?关于三新

二司又说了些什么?”陈再道这个老狗一听又要他交侍这个问题，就又蹦又跳，又哭又叫，大耍无

赖，似乎人们冤枉了他。这时，三军造反派便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问：“蔡炳臣，陈再道七月十日说了些什么?”

答：“他说现在街上出现了三新二司的大标语，要打倒我(指陈再道)，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还

讲三新二司我们以前支持他们，现在也没讲不支持，他们天天搞我们的战士，这算什么鸡巴革命

派，方向完全错了。他们不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我革命四十年，我不相信他们能够胜利，他

们垮了由他们自己负责。他还给三新二司列了十大罪状。还说，‘百万雄师’是个问题，为什么群



众向着他们，干部亮相亮在他们一边?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对

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他讲了‘百万雄师’的八大‘好

处’以后，又说，我也没有支持他们，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支持他们也没有错。另外还

讲，将来到北京，你们这些人都去，你们可以带些三新、二司的材料。陈再道这句话．不是想支

持三新、二司，而是想把人家整垮。”

过了一会蔡炳臣又补充了一句：“他还说干革命有什么话就讲，伺必把意见都咽在肚子里。”

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煽动人，主要是号召大家支持‘百万雄师’。我看也是煽动大家反对党中央、反对手

主席。”

蔡炳臣交待的这些问题，跟陈再道对质后，陈再道承认说：“我都讲了。”这时他不蹦了，也

不哭不叫了。但要他重复一遍时，他又耍赖了，说：“我忘了，我忘了，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

都是我讲的，你们把材料拿来我念一念。”这个老混蛋真是一个赖皮狗，无赖至极，可恶至极。

“我忘了”这是陈再道在事实面前赖也赖不掉，逃也逃不了的情况下，甩出来的第四张牌，以

此找借口，并且在话里按钉子、设埋伏，这同样是一次恶毒的反扑。陈再道的这次反扑，把三军

造反派愤怒的火煽得更旺了，更加激起了造反派的阶级仇恨，一阵口号声，把陈再道轰得晕头转

向无法招架。

问：“你们七月十号会议精神，符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

答：“不符合，反对中央嘛。”

问：“六月廿六号中央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肯定还是批评‘百万雄师’?”

答：“那是批评嘛。”

问：“你是批评还是表扬。”

答：“我没有表扬。”



问：“你说‘百万雄师’有八大‘好处’是干什么的?”

答：“这是表扬。”

问：“中央批评‘百万雄师”而你表扬他们，你是不是对抗中央?”

答：“是对抗中央。”

闲：“中央在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你还让中央代表问，这是什么

意思?”

答：“所以我是混蛋哪。”

问：“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是对中央指示不满，对我们批评不满。”

问：“你对街上的情况很满意，是不是!”

答：“当时认为街上是不错，武斗死人还不多，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

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指三新、二司等)，‘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

问：“中央对武汉地区武斗有什么指示?是表扬你们武斗不厉害吗?”

答：“武斗得厉害。”

问：“你是不是认为不厉害?”

答：“是啊。”

问：“工总是谁解散的?”

答：“我们解散的。”

问：“那你为什么还说没有打击造反派?你抓了学生没有?”

答：“没有抓学生。”

问：“你们先在空军就抓了一百多名，你抓的还少吗?”

答：“我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



问：“街上还有什么情况?”

答：“街上有‘百万雄师’游行，但没有报告我。”

一位代表揭发说：“当时街上贴有许多矛头指向中央的反动标语。还有‘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

‘百万雄师’挑起大规模武斗……，这就是你对中央首长的欢迎吗?”

陈再道答：“是啊，是啊。”

问：“七月十九日晚，‘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同志是什么问题”

答：“是反革命行为。”

问：“你当时干什么去了?”

答：“我跟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一起。”

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那个时候乱得很哪!”

问：“你走时说：‘我是无能为力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是不是?”

答：“我当时是无能为力了，我没有这个能力。”

问：“你为什么不调部队来处理?”

答：“他们不听我的。”

果真是这样吗?一位代表揭发了一个事实，完全戳穿了他的鬼话。廿一日晨，王力同志已经

被绑架走了，‘百万雄师’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有四十多个暴徒又冲到王力同志的住处。这时，陈

再道给独立师(8201 部队)打了一个电话，独立师就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以后‘百万雄师’汉阳

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陈再道对这个事实供认不讳。

另有一位代表接着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陈再道，要他把王力同志找回

来。陈再道不仅拒不执行，还说“不要害怕群众嘛。”



大量的事实证明，陈再道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

无论陈再道怎样耍阴谋、演把戏，亮出多少张牌，都逃脱不了罪责，最后只能得到加倍的惩罚!

最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逐个审问和斗争了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

钟汉华供认不讳：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要他们释放被抓的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是他

违反周总理不准向下面传达的规定，擅自叫蔡炳臣传达的。蔡炳臣也交待了：首先向团以上干部

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了。他们向下传达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下面的不满，

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在传达时他们还进行了恶毒的煽动，说：当陈再道汇报“百万雄师”的情况

时，周总理听不进去，当汇报新华工、新湖大等情况时，王力很反感。说中央代表不愿听他们汇

报等等。这就是他们煽动“七．二零”反革命叛乱的一种舆论准备，是他们打出的反革命叛乱的一

个信号枪。

这次战斗从八月七日晚七点半开始，到八日晨七点半结束，历时十二小时。三军无产阶级革

命派在高呼口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大会胜利结束。

陈再道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我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同武汉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一起，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继续深入地向陈再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

发起总攻击，彻底粉碎反革命新反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红旗，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奋勇前进!

纺织动态专刊 1967 年 9 月 3 日

“工总司”纺织系统联络总站

《纺积动态》编辑部(

武汉钢工总红艺兵团红八月

新湖大批毒草联络站


	斗争陈再道记实
	初审陈再道——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记实
	二审陈再道——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二次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


